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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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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正和师媚找个安静的角
落坐下来

“对，在长沙是很难，一年
也招不了几个。上海和北京很
容易，机会很多。”师媚一听来
了兴趣：“长沙这个小地方发展
机会不多，你觉得像我这样的
如果要换个城市发展，去上海好，还是北京好。”

谢正琢磨一下：“我在北京熟人多，如果你感兴趣，我可
以帮你介绍，上海当然是女孩子的天堂，如果你想去也行，
我帮你联系，长沙这个地方的确是没什么好待的，机会少很
多。”师媚转头看看谢正，似乎想确认什么。

“你能帮我联系联系么？我在长沙真的是待够了，一直
想去大城市发展一下。”“嗯，我别的忙帮不上，如果想去
MBI，我还是可以帮你介绍的，市场部机会蛮多的。”“好啊，
如果有在MBI北京工作的机会，我也不干这个破工作了。”
师媚越说越兴奋起来。谢正心里一下踏实很多，知道自己
找到了对方的需求，后面就好办。

两个人在茶馆里，找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来。“怎么，冯总
想知道什么？”“其实也没什么，他可能关心这次报价到底是
失误还是报了低价，让我找机会问问。”谢正心想，这个师媚
应该是想到自己能帮忙介绍工作的事，嘴上就松了下来，不
由得也暗自庆幸自己一下就试探到点子上了。

“这还不简单，你就说今天见到我了，结果我正被老板
骂得劈头盖脸的，说我工作不认真，把价格报错了。”“凭什
么你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师媚
眼睛里媚意盈盈，让谢正心痒痒的，可是心想自己还是要先
办点正事，现在也不过是两个人第二次过招而已。

“真的是报错了，你们的人在现场也看到了。当时我们
紧张的汗都下来了，我也被老板骂了一顿。”“你这么能干，
老板不会骂你的，净骗人。”师媚笑笑，给谢正倒了一杯泡好
的普洱茶。

“你是不知道我们工作的压力，这种大项目都是你死我
活的，普惠的人也不白给，你肯定也认识。”“嗯，他们在湖南
泡了好多年，不过我觉得他们不如你能干。”师媚的天性里
有种近乎撒娇的味道，让谢正美的有点抓耳挠腮。

“为什么？”谢正转眼去看她沏茶的熟练动作，很专业。
“他们没给我下过套，让我跳槽去普惠。”师媚也被自己的话
逗乐了，不过一下就破了谢正的局。

“我哪给你下套，你这么能干，在长沙真的是委屈了，我
一下就感觉到，说真的。”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谢正自然毫
不变色的继续换个方法接着拍。

忽然，一波一波的暗香扑鼻而来。香奈儿五号，应该是
刚刚上车前喷的，已经到了中调，谢正马上闻出来了。他暗
自骂到，真是狠毒，明摆着今天晚上肯定不行，却用这种勾
人的香水对付自己，怪不得把我拉到茶馆来，他暗自屏住呼
吸，知道自己不能在刚刚开始就败下阵来。

“怎么，突然间不说了？”师媚拿起茶碗看着他。“嗯，思
考一个严肃的问题。”谢正食指使劲按着太阳穴。“什么问
题？”“怎么眨眼间，你在我的眼里就魅力无穷呢？”“呵呵，喝
茶也会喝醉么？”“茶不醉人，人自醉啊。”谢正叹口气，做个
买单的动作。

“怎么不喝了？”“嗯，早点回去休息，明天还要早起。”谢
正暗自想到，今天算你赢。

师媚主动买了单，收拾东西和谢正离开茶馆，回到酒
店。谢正愣愣地站在酒店大堂，回忆了好一会儿，回忆自己
是在哪个城市，到这里干吗来了？自己的家在哪里，这个香
水的威力太大，怎么让自己一下子迷失了。这个师媚，他暗
自掐了一下大腿，让自己回到了现实。

“喂，谢正，马上飞回北京。”周成的电话打了进来。
“为什么？”“你小子报错价，被人咬，回来避避风头。”

职场
人生

谢正是世界顶级企业MBI的金牌销售，
已连续多年单单不败。殊不知，突如其来的
MBI和远想的世纪大并购却在他升职的最关

键时期发生，这使他不得不跳到最新成立的部门，一切从头
开始……是放弃，还是生死一
搏？顶级高层经理如何腾挪资
源，锁定客户的真实需求，拿下
不可能拿下的单？顶着愈演愈
烈的政治斗争，金牌销售是否
在职场与业务上还有突破？

李济运赶去参加紧急常委会议
李济运问：“什么原因？”刘星明说：

“这几年人大会上刮起一股歪风，代表
团集体向候选人和政府组成单位的负
责人要好处，意图很明白，不给好处不
投票。我不赞成这种做法，讨论时谈了

自己的观点。”
此风由来

已久，李济运自
然知道。无奈
陋习已成，谁也
没有办法。李
济运不好意思
说老同学迂腐，
只道：“星明，我
相信你，我会向
刘 书 记 解 释 。
你要做的工作，
就是保证代表
们按组织意图
投票。”刘星明

肚子里有气，说话就不怎么顾忌了：“刘
星明和李非凡在大会上讲得冠冕堂皇
的，说要充分尊重人民代表的民主权利，
我们在下面就得要求代表们服从组织意
图。我只说了一句原则话，就成了违背
组织意图。同样的话，领导在台上可以
讲，我在讨论会上就不能讲！”

李济运听着，并不觉得尴尬，只是笑
道：“我们都相互理解吧。放心，星明兄，

县委是信任你的！”刘星明仍是牢骚，说：
“刘星明他信任我，还让你找我谈话？”
“话不能这么说。选举无小事，刘书记谨
慎些，也是应该的。”李济运安慰道。

李济运话没谈完，电话突然响了起
来。电话是于先奉打来的，说要召开紧
急常委会议。心想坏了，肯定事关选
举。李济运握紧老同学的手，又拍了拍
他的肩膀，道：“拜托，拜托！”刘星明点点
头，说：“放心，放心！”看上去不像谈公
事，倒像私事托人帮忙。

李济运下楼来，听见有人喊他。他
回头看看，原来是“三阎王”贺飞龙朝他
走来了，说：“李主任，按您的指示，给每
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一件衬衣。金
利来的，都是正牌货。”李济运望望门口，
停着一辆小货车，正在卸货。前几日，贺
飞龙专门找刘星明汇报，说人要懂得感
恩，想给每个委员发一件衬衣。刘星明
说你要发就把人大代表也发了，不然关
系摆不平。贺飞龙很爽快，说就按刘书
记的指示办。李济运知道来龙去脉，便
拍拍贺飞龙的肩膀，笑道：“谢谢你！可
这不是我的指示，是刘书记的指示啊！”

李济运急着去开会，匆匆说了几句
就走了。李济运赶到宾馆小会议室，只
见田家永板着脸。常委们差不多都到
了，李非凡也列席会议。李济运朝田家
永点点头，却碰了个冷脸。他知道田家
永的脾气，也不觉得尴尬。刘星明和明

阳也都没有说话，好像刚才谁同谁吵过
架。田家永看看手表，很不耐烦的样子，
冷冷地说：“开始吧。”刘星明道：“田书
记，那我们开始？明阳同志先说说情况
吧。”“我向同志们通报一下情况。”明阳
虎着眼睛，像要找人比武。他说从昨天
晚上开始，陆续有代表团的团长打电话，
说希望他去慰问一下代表。他听了不明
白。他挨个代表团看望过了，还要慰问
什么？今天就有人直接说了，代表们要
抽烟，要喝酒，说白了就是要钱。他问了
几位副县长候选人，有的说没接到电话，
有的说接到了。他估计大家都接到电话
了，只是有的人向歪风邪气妥协，送了钱
就说没接到电话。

明阳越说越激愤：“政府各组成单位
的负责人也都接到了电话。农机局不是政
府组成单位，有人也给他们局长打电话说，
你们多少也要搞一点啊！太不像话了！
我的意见是这股歪风一定要煞！我哪怕
没人投票，也不会迁就这种可耻的要求！”

明阳讲完，一时无人说话。好比一
个气球，刘差配扎了个小沙眼，明阳却一
脚把它踩爆了。这事摆到了桌面上，谁
都得有个态度。没有谁会争着发言，但
都是要说几句的。这时候，组织部任命
干部的排名，就成了发言的顺序。说的
话当然都是义正词严，无非是抨击这股
歪风。李济运内心是平静的，却
也非常愤慨的样子。

官场
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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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小雪感觉昔日的感情又回来了
李文龙负气去南京出差了，他们室

内设计刚好在南京开个全国性质的年
会，因为年会无聊，便抽空去郑州看了一
下文虎，文虎在郑州找到了工作，两兄弟
在一起待了几天，回去的时候，李文龙突
然发现李文虎吐血，他坚持带他去医院
检查，李文虎却说是牙龈出血，年纪轻轻
不碍事，刚好李文龙公司的电话打过来，
公司出了急事要李文龙火速回深圳，所
以到最后，李文龙也没有带文虎去检查。

李文龙回到深圳，处理完公司的事
情，晚上回到家里，打开房门，看到婆媳
有说有笑，坐在一起逗着孩子玩，李文龙
怀疑自个走错了房门。

婆媳就在那里笑，其乐融融。婆媳
之所以能够和好，是因为老太太碰到了
难堪事，不能对两个儿子说，万般无助的
时候只能依靠江小雪，江小雪亲自开车
带着婆婆回了老家一趟，回去了才明白，
原来老太太和她的公公是二婚，之前结
过婚离过婚，和前夫有两个闺女，至于为
什么离婚，是因为她生不出儿子，被前夫
休掉的，现在大女儿打电话过来，说她要
死了，所以老太太哭得昏天黑地急着回
去，不过她们回到老家才发现大女儿是
骗她们的，大女儿也生了两个闺女，现在
挺着个大肚子认定是个男孩也马上要生
了，骗老太太回来是想要钱，他们想跑到

新疆把孩子生下来。老太太不同意，后来
还是江小雪拿出1万块钱，老太太两个女
儿各给了五千块，才把事情摆平，又开着
车带着老人回了深圳。因为这件事，老人
很感动，想着她有两个儿子，老李家不可
能绝后，小雪不想生第二胎就不生吧。回
到深圳后，老人就把这想法告诉了小雪，
江小雪当然十分高兴。

小别胜新婚，经过了一个星期的别
离，李文龙不再愤怒和伤心，内心只有自责
和歉疚，而江小雪呢，因为婆婆网开一面，
婆媳和好了，自然也不存在什么问题了，到
了晚上，两个人亲热了一番，然后紧接着
在精神上又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流。

李文龙看着窝在他胳膊下面躺着的
妻子，他已经很久没有仔细看她了，如今在
温柔的床头灯的光线下，才发现他的妻子
虽然生过孩子，可是仍旧一如从前那样美
丽，而且生了小孩之后，让她更加成熟起
来，身上有了一种成熟女人特有的妩媚，这
样的神韵在以前的小雪身上是看不到的。

江小雪担心孩子尿床，李文龙主动
下床去看孩子，孩子竟然醒在那里，也没
有尿床，安安静静地在玩哩。

李文龙哈哈地笑，抱过孩子，就在那
里满头满脸地亲着，孩子身上浓浓的奶
香让他充满了幸福感，他抱着孩子在屋
子里哼着歌“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
星相随，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

李文龙一边唱着儿歌，一边抱着宝
宝在房子里轻轻地起舞，一旁的江小雪
都看得呆了，她极少看到李文龙这样感
情外露的时候，他性格内向，极少唱歌，
唯一唱的就是两首，一首是今天听到的
这首儿歌，另外一首就是以前他抱她在
怀，在她耳边唱的“一碗碗那谷子两碗碗
米，面对面睡觉还想你。”

江小雪鼻子发酸，她微微笑了笑，走
上前去，对李文龙说道：“文龙，前些天是
我不对，你说的没错，有些话我不应该说，
的确是我错了。”李文龙怔了怔，抱着孩子
停了下来，走到小雪面前，对她说道：“小
雪，是我错了，那天我不应该冲你发火，这
件事一开始的确是我妈错了，无论如何，
她不能给宝宝取小名叫招弟，我不能让别
人叫我的女儿叫招弟，她是最好的，不用
把弟弟招来，我们只爱她一个。”

江小雪倚在李文龙怀里，感觉昔日
的感情又回来了，原以为这爱情就像东
逝的流水一样一去不回头，没想
到自己仍然深爱着这个男人。

婚姻
家庭

一个是北方农村的老太太，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供养儿子上
大学，地面上掉粒米都要心疼半天。一个是南方城里的小媳妇，从小是娇生
惯养的娇娇女，穿的是上万块的名牌大衣，背的是几千块的大牌手袋，爱血拼
购物。二人却因为同一个男人成了一家人。婆媳刀来剑往，杀得不可开交。
误会越来越深，问题越来越大，小家庭因为婆媳矛盾驶向风雨飘摇之中。

婚姻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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